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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去路却被敌军重兵把守

浴血包座：北上走出险境之战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琼崖特委召开四届五次扩大会议
后，为根据会议决议，在群众中积极开
展抗日救亡宣传，特委对外出版《救亡
旬刊》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
行，同时通过华侨和商人带回来的海
内外报刊了解到日本国内媒体发表的
赤裸裸的侵琼言论，以及企图霸占琼
岛作为“南进基地”的狼子野心，并将
此以各种形式向民众披露。

这些举动逐步唤醒了琼崖人民的抗

日爱国意识，打破了当时抗日运动的沉
寂气氛，同时也在全琼掀起了一场抗日
救亡的爱国热潮。

1936年秋天，特委成立了以林诗
耀为书记的中共海口市临时工作委员
会，1937年春改为中共海口市工委，林
克泽任书记。到1937年，特委在海口
创办抗日宣传刊物《救亡呼声》，海口
市工委则在暑假期间组织中学生组成
步行宣传队，以《救亡呼声》等刊物为
资料，深入各县进行宣传。

除了海口市，琼东、乐会、万宁等
县也先后组织起学生抗日宣传队，有些
地方还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利用

“闹军坡”等机会向群众宣传抗日；同
时，琼崖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成
功争取到儋县、昌江、感恩等县国民党
上层人物对抗日运动的支持，有的国民
党人士还主动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带领
学生上街宣传；在崖县，刘秋菊、林茂松
等奔走于崖城、梅山至莺歌海等地，发
动青年成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把抗日
救亡的呼声传到天涯海角。

“西安事变”发生后，建立全国抗日
统一战线的呼声愈加高涨。1937年7
月，琼崖特委主动向琼崖国民党当局写
信，提出进行谈判、共同抗日的倡议。不
久，国民党当局为形势所迫，同意商谈，

但实际上仍未停止反共和压制抗日的行
径。尽管如此，琼崖特委仍派乐万县委
书记黎民（李黎明）于8月前往府城，以积
极姿态争取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缺
乏诚意，此次谈判毫无进展。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
邢诒孔认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
矛盾的情况下，琼崖特委高举抗日救
亡的旗帜，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拥护
和支持，各项工作的进行都更加顺
利，从而加快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发
展步伐，为建立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海口10月17日讯）

红军长征胜利后，年底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

琼崖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从若尔盖县城出发，往东走过一段15
公里的平坦公路，再拐进一段15公里又长
又颠簸且非常狭窄和崎岖的盘山路，就到
了重重山林中的巴西乡。

这就是1935年9月9日红军召开巴西
会议的所在地。背靠山岭、正面亦与群山
遥望的会议旧址，至今只剩下几片朱红色
的断壁残垣，地上满是荒草，杂草也从土墙
上冒出。据旧址前的纪念碑文介绍，这原
是藏传佛教寺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原名班
佑寺，占地近千平方米；今所存为其正殿大
雄宝殿残垣。

据碑文介绍，1935年，党中央所在的红
军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若尔盖班佑、巴西一
带后，等待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后北
出甘南、建立川陕甘苏区。但张国焘拒不与
右路军会合，并准备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
下，形势十分危险。从1935年9月3日至9
月9日，中央在此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妥善解
决方法，但张国焘仍坚持己见。

“在此紧急情况下，9月9日党中央召开
政治局紧急会议，强烈批判了张国焘的错
误，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三军团
继续北上。当晚，在大雄宝殿前的院坝内又
召开了中央直属队和干部团的部分指战员
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中央坚持北上的
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作家王树增的《长征》描述了当时的危
急情况。8月，张国焘甚至以命令口气要求
右路军南下。9月9日当天，下令左路军南
下。同时，毛泽东还看到了张国焘的一份
电报，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
是一个危险信号。”书中记叙，当时彭德怀
已获悉，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
电报密码，他向毛泽东报告，后者可能“采
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正是这些因素，
促使毛泽东赶往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并做出
重申继续北上的决定。

“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如有不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
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王树增在书中评
述。而纪念碑也写着：“巴西会议是决定党
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国
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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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如今硝烟散尽，五彩的藏居安卧在山脚下。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四周是脉脉青山，中间一派草地
绿茵，一淙清浅的溪流淌过其间。草
地的一边，五彩的藏居安卧在陡起的
山脚上。

在川北若尔盖县包座乡俄若村
这片草地上，还静静矗立着一座一人
多高的石碑，上面写着“俄若塘包座
战役庆功会场遗址”。

重走长征路以来，这是海报集团
“琼崖儿女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碰到
的第一处为战役庆功会立碑的地方。

这片清寂的地方，却有着历史的
热度：包座战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得以继续
北上通往甘南的决定一战。

能否摆脱险境在此一战

俄若村是包座战役庆功旧址，但
历经81年风雨冲刷，战斗的痕迹几乎
难以寻觅。

在知道我们来意后，村民泽让塔
主动带路，引我们穿越艰难的几公里
山路，来到一处荒山野林。

此处，刻着“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
场遗址”的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座
荒芜的山头上，四围依然是墨绿的群
山。当年，这是两军争夺之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所在
的红军右路军艰难地穿越松潘草原，
继续向北进军甘南。

位于松潘草原西北方向的包座，
就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
上。包座按南、北分为上包座和下包

座，这一带山高林密，已经知道红军去
向的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立即组织兵
力，利用山关隘路筑起碉堡阻击红军。

如果红军不能拿下包座，就只能
被迫退回松潘草原，再次陷入敌军重兵
围困。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评
述：这是红军“能否脱离绝境进入甘南
的生死之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
和政委陈昌浩决定，必须拿下包座。

但红军情况不容乐观。参战的
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
据曾在若尔盖县文化局工作的蒲亨
良说，刚走出草地部队减员很多，而
且由于长时间饥饿，再加上疾病困
扰，已经非常疲惫。

1935年 8月29日下午，战斗开
始打响。红三十军轮番进攻包座南
部敌人守据的大戒寺。但由于敌我
火力差距太大，加上大雨如注、河水
暴涨，红军从下午3时到晚上9时，也
仅攻占大戒寺外围的几个碉堡。

一份情报成功扭转战局

尽管久攻不下，红军却有意外的
收获。从一个战俘口中，红三十军军
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得到一份重
要情报：由伍诚仁率领的国民党中央
军主力第49师正向这里紧急增援，
将于次日到达包座。

根据这份情报，程世才和李先念
决定，停止进攻大戒寺，改为严密包
围，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
署在增援之敌必经之路上打伏击。
正是这一决定，成功扭转了战局。

8月31日中午，战斗再次打响。

红军故意派出小部队再次猛攻大戒
寺，令其守敌不断要求援军迅速增
援。这成功使得49师进入红军伏击
圈，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

“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
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
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
人。”据《长征》一书叙述，此战红军拼
尽全力，在最后关头，炊事员和饲养
员也投入搏斗，程世才和李先念到达
最前沿。最终，红三十军成功击溃49
师，并顺利拿下大戒寺。

在红三十军伏击敌 49 师的同
时，由许世友率领的红军第四军也开
展了进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的战斗，
艰难取胜。以血的代价，红军最终拿
下包座，继续往北进军。

不幸的是，红军第四军十师师长
王友钧在此役中壮烈牺牲。

略显清冷的秋风中，与外界隔着
重重山路的俄若村，如今是一派寂静
的美丽。

据“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
址”碑文表述，为庆祝这一具有战略
意义的胜利，1935年9月7日，各参
战部队在这里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
会，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等人在
座，“会后部队在大坝子举行了联欢，
军部文工团的同志表演了文艺节目，
一方面军文艺骨干李伯钊等也从巴
西乡赶来参与演出。”

周士第改造旧部战俘
获表扬

包座战役，我军俘虏敌军800余

人。为迅速改造和处理战俘，中央派
周士第、王盛荣、王观澜等到包座战
俘营去做工作；而敌49师，原曾是身
为海南籍将领的周士第改造、领导过
的部队。

据传记《周士第将军》讲述，1932
年淞沪抗战时，周士第曾与国民革命
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并肩战斗。

当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
蔡廷锴曾派他参与改造这支部
队。福建政权覆灭后，十九路军被
整编，一部分参与过淞沪抗战的人
员补充到49师。而在包座战役两
年前，周士第还在 49 师当过参谋
处处长。

传记记述，周士第一到战俘营，
几乎都是熟人。许多他带过的部
下，向来消极反共。周士第等人贯
彻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用十九路
军淞沪抗战、反蒋抗日的光荣史和
阶级教育的方法施教，同时表示他
们可自由选择，可以留下当红军，也
可拿路费回家。

结果，一站队表示去向，竟然有
90%的人站到“留下参加红军”一
边。许多人还说：“我早就想参加红
军了！”

周士第笑盈盈地跟他们说：“你
们的师长伍诚仁是我的老同学，他如
果不在战场逃走，我还要争取他和你
们一块当红军哩！”

由于周士第等人改造战俘成绩
出色，使在草地及战斗中损耗极大的
红军及时得到兵员补充，后来得到了
党中央的表扬。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7日电）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小时候，在峡谷里放牦牛，
经常能在附近山坡的大树树干上
发现弹孔。”9月底，采访团成员
来到若尔盖县包座乡俄若村，一
位名叫泽让塔的藏族小伙主动为
我们带路，去寻找包座战役旧址。

泽让塔骑着摩托车，顺着草
场旁的小路一路奔驰，十几分钟
后，“包座战役上包座主战场遗
址”石碑矗立在半山坡。

在泽让塔的记忆里，曾经的
包座战役战场周边，树干上有很
多密集的弹孔，一些弹孔中还嵌
着弹头，小泽让塔和小伙伴最喜
欢做的事情，就是用小刀将树干
里的铅弹头抠下作为玩具。

如今，俄若村的枪声早已销
声匿迹，在前往包座战役遗址的
路上，不断有成群的牦牛从草场
转移，挡住山间的去路。

长征途中，当红军途经若尔盖
大草原时，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无私
支援，获得了大量牦牛肉作为补
给，毛泽东同志回忆起这段历史，
将其赞誉为“牦牛革命”。

如今，遍布当年包座战役的山
谷，已水草丰茂，当地藏民在此养
殖了大量高原牦牛。泽让塔告诉
我们，他们一家养殖了300余头牦
牛，算是当地的养殖大户，一般牛
犊到成牛需三年时间，每头牦牛的
收购价格在8000元左右，每年出
售牦牛的收入近百万元。

而俄若村村民每家养殖牦牛
的数量都在100头以上，过上幸
福生活的俄若村村民，家家户户
都盖上了崭新的藏式小楼，不少
人家买上了小轿车。

虽然小轿车在村里已普及，
但像泽让塔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喜
欢骑着摩托车，驰骋在昔日的战
场上，跟随着自家的牦牛群，漫步
在河谷边水草丰茂的牧场。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7日电）

俄若塘包座战役庆功会场遗址。
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